
 

 

绿色剧变：能源的新地缘政治 

贾森·博尔多夫与梅根·L·奥沙利文1 

 

编者按：清洁能源转型能否让围绕能源的地缘政治竞争退出历史舞台？答案

并不简单。本期摘译推荐的文章指出，清洁能源转型会使石油、天然气以及低碳

燃料的生产在中短期内集中到少数国家，从而增强它们的影响力。未来，围绕能

源转型的竞争将重塑大国关系。 

 

当下，人们梦想拥有一个由清洁能源主导的未来，这不难理解。随着温室气

体排放量持续增加，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且具有破坏性，而替代化石燃料的努

力仍严重不足，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的地缘政治依然令人担忧地延续着。欧洲正处

在全方位能源危机带来的阵痛之中，飙升的电价迫使企业关门，能源公司也相继

宣告破产。这使得俄罗斯能够利用邻国的困境和自身的石油储备来提升国际地

位。随着油价飙升至每桶 80 美元以上，美国和其他需要进口能源的国家不断恳

求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产油国提高产量，使得沙特在对美关系中获得了更大的影

响力，也暴露出美国所谓“能源自主”的缺陷。 

清洁能源的支持者希冀能源转型在缓解气候变化外，还能使能源问题引起的

紧张局势成为过去。诚然，清洁能源将改变地缘政治，但这种改变不一定会朝着

倡导者们预期的方向进展。能源转型将重新配置二战以来塑造全球体系的许多国

际政治要素，对国家权力来源、全球化进程、大国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融合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过程注定充斥混乱。它不仅不会促进礼让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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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可能造成新形式的竞争和对抗。 

认为清洁能源转型能以平稳方式实现是一种幻想。世界对石油国家的依赖可

能会先上升再下降。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需要使用比过去更多的化石能源才能实

现发展，而这些国家也将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与此同时，清洁能源

将成为国家实力的新来源，这本身就蕴含着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并不是主张减缓或放弃能源转型。相反，各国必须加速应对气候变化。但

决策者必须看到气候变化以外的挑战，认识到清洁能源转型将带来的风险和危

险。化石燃料可能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能源政治与地缘政治不会。 

 

一、持续存在的石油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石油成了一种战略物资。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拥有石油和

天然气资源的国家实现了发展，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权力。而难以

石油自足的国家则被迫改变其外交政策，以确保持续获得石油进口。 

能源转型将以同样戏剧性的方式重塑世界。首先，即使世界实现了净零排放，

也不意味着化石燃料的终结。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计，如果世界能够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届时全球使用的天然气量仍是当下的近一半，而石油的使用量

约为四分之一。尽管这已经是巨大的缩减，但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将继续发挥数

十年的影响力。 

传统供应商将受益于剧烈的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化石燃料价格波动。人们担

忧，对石油的投资水平将在未来几年内爆跌，导致石油供应的下降速度高于需求

的下降速度，或者在需求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下降。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将是周期

性的石油短缺，从而导致更高、更不稳定的油价。石油国家的收入和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的影响力将由此增加。石油国家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闲置石油产

能，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或降低全球石油产量。 

此外，清洁能源转型最终会将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集中在少数出口国中，从而

增强它们的影响力。尽管对石油的需求将最终衰退，但在未来数十年内仍很可观。

随着需求下降，许多高成本生产商——如加拿大和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生产商——

将被市场淘汰。而其他在气候变化方面寻求成为领导者的产油国——例如挪威、

美国和英国——未来可能会限制国内产量，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公众压力，并加速

向非石油燃料转型。相反，海湾国家等产油国拥有便宜的低碳石油，对目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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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投资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程度较低，并且几乎不会面临限制生产的压力，

因此，它们的市场份额可能反而会增加。作为近乎垄断的供应商，它们将拥有巨

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其他能够维持石油工业的是能迅速出售资源的国家，例如

美国和阿根廷。它们拥有大量的页岩油储量，可以吸引那些寻求快速回报、因石

油市场长期前景的不确定性而转向短期投资的投资者。 

天然气市场或将呈现类似但更为激烈的波动。随着天然气使用的减少，能够

以最清洁、最便宜的方式生产天然气的少数参与者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对欧洲来

说，这意味着它们将更加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近日，欧洲议员呼吁俄罗斯

增加天然气产量，以避免能源危机。这提醒我们，俄罗斯对欧洲能源安全的重要

性将在下降前上升。 

 

二、权力更迭 

哪些因素将成为清洁能源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来源？从长远看，创新能力和廉

价资本将决定哪些国家能赢得清洁能源革命。具备这两个特征的国家将在以下四

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一是制定清洁能源标准的权力，它将比石油资源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更加

微妙，却同样持久。从国际层面看，能够制定全球设备规格以及参与规范制定的

国家或公司将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此外，对于涉及到大数据的技术，谁能够制

定标准，谁就能够向外推广本国系统，并从中挖掘数据。标准制定权在核能领域

尤为重要。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全球核能发电量需要翻番才能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和俄罗斯占据了核反应堆建造的大头，将在核不扩散规范方面发挥更大的影

响力。它们将实施新的操作和安全标准，使本国企业在这一行业中占据长久优势。 

二是对钴、铜、锂、镍和稀土等矿物供应链的控制。这些矿物对清洁能源技

术至关重要，因此，供应关键矿产的少数国家将享有新的影响力。例如，刚果民

主共和国占全球钴供应量的一半以上，澳大利亚占锂供应量的一半，中国占稀土

供应量的一半。虽然较小、较贫困的国家或许不愿意利用其矿产资源对更强大的

国家施加压力，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疑有把资源作为筹码的意愿。中国对许多

清洁能源技术的控制不限于采矿能力，其在关键矿产的加工和精炼中发挥着更为

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这些优势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或是感知上的经

济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影响力或将减弱。20 世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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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石油价格飙升导致新的市场参与者转向寻找新的石油来源，利用政治操纵稀

缺矿产或将导致同样的未来。此外，关键性矿产可以回收利用，它们的替代品或

将在短期内出现。 

三是以低价制造新技术所需组件的能力。即使中国选择限制太阳能电池或电

板的出口，也不会使世界经济在一夜之间陷入停滞，或对全球公民的福祉和安全

造成风险。当然，如果中国采取这一策略，将造成短时间内全球经济混乱和通货

膨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将做出反应，其他国家和公司将生产自己的

替代性产品。这一情况同石油等自然资源断供带来的影响不同，因为那些自然资

源仅仅存在于某些地理位置，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不会因为断供而消失。 

四是生产和出口低碳燃料。此类燃料将对净零排放转型至关重要。如何要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那么氢和氨的交易将从今天的几乎为零上升到占所有

能源交易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时间推移，具有充足且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的国

家，例如智利和海湾国家，将成为氢能源的主要供应者。一些受到能源转型威胁

的石油国家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转变为电能源供应国。如果氢和氨能源市

场最终多元化且供应充足，那么主要供应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就会受到限制。然

而，从短期和中期来看，低碳燃料的生产和贸易将造成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风险。

正如几十年前新兴的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一样，低碳燃料的供应最初将由少数生

产商主导。因此，像日本这样将未来押宝在氢和氨上的国家，将严重依赖一两个

国家的燃料供应，从而面临巨大的能源安全风险。低碳燃料的主要供应商也将随

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在“绿色”氢能源成为主导前，“蓝色”氢能源将占据主流。

“蓝色”氢能源以天然气为基础，通过碳捕捉技术来减少排放。拥有廉价天然气

和良好的二氧化碳储存能力的国家，例如卡塔尔和美国，可能会成为“蓝色”氢

和氨的主要出口国。对于缺乏天然气但有能力储存二氧化碳的国家来说，获取难

以长途运输的氢气的最便宜方法是进口天然气，然后在使用地点附近将其转化为

氢气。这一方法将面临与天然气能源同样的风险和依赖性。而缺乏天然气和储存

能力的国家将面临最糟糕的情形，它们不得不进口“蓝色”和“绿色”氢氨能源。

在氢氨市场变得更大、更多样化之前，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的脆弱性。 

 

三、更环保却更少全球性 

实现净零排放的全球经济需要清洁能源组件和制成品的大型供应链、低碳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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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关键矿产的贸易，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的稳定供应。乍一看，一个净零排放的

世界似乎比今天这个依赖化石燃料的世界更加全球化。但是，实现净零未来的过

程将产生三股对抗全球化的力量。 

首先，一个脱碳的世界将更加依赖电力，这将减少全球能源贸易。与石油和

天然气相比，脱碳电力更有可能在当地或邻近地区生产。2018 年，全球电力的

跨境交易量不到百分之三，而 2014 年这一比例在石油交易中为三分之二。这是

因为，尽管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在不断发展，但远距离输电更难且成本更高。与依

赖石油进口相比，依赖电力进口将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能源安全担忧，因为电

力在供应中断和转换进口来源时更难储存。 

其次，清洁能源已经助长了保护主义的力量。出于对依赖其他国家的担忧和

在本国发展产业以创造就业的希望，世界各国都在对清洁能源进口设置贸易壁

垒。例如，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税收减免政策，该政策将有利于在美国制

造电动汽车且雇佣工会劳工的企业。而目前消除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环

保产品贸易壁垒的国际努力已陷入停滞。 

最后，向脱碳迈出了坚实步伐的国家可能会通过经济政策来迫使其他国家效

仿，这反过来可能加剧全球分裂。例如，欧盟打算在 2023 年前建立与温室气体

排放有关的调整机制。根据这项政策，从不符合欧盟气候标准的国家进口商品将

受到类似关税的费用约束，欧盟试图根据商品的碳含量来制定对应价格。这样，

欧洲制造的“绿色”钢材在欧洲市场上与进口钢材相比就不会处于劣势。随着时

间推移，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费用可能会演变为向那些脱碳速度太慢的国家

施压的工具，迫使他们推行更强力的气候政策。 

 

四、赢家与输家 

实现净零排放的全球经济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但同时也会导致冲突，

最终将产生赢家与输家。一些大国，如中国和美国，有能力从这一转型中获益。

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如俄罗斯，情况很可能最终变得更糟。这将改变大国间的关

系。 

当下的中美关系让人担忧。迄今为止，这两个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微乎其微。清洁能源转型可能成为两国在技术、人才、供应链、市场和规则制定

以外的另一个激烈竞争的领域。这种竞争可能会加快清洁能源部署的速度，但也



2022 年 3 月 14 日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第 80 期 

6 
 

会加剧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将利用其在清洁能源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和

对关键矿产的控制，越来越多地展现自身的实力。然而，随着转型的推进，中国

的影响力可能会随着其他国家的新技术发展、供应链转移以及更多的材料被用于

生产清洁能源而减弱。 

能源转型可能改变的另一个大国关系是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在跨

大西洋关系需要修复和复兴之际，气候政策可能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粘合剂。华盛

顿及其欧洲伙伴可以利用其经济和外交力量刺激世界各地的脱碳进程。例如，美

国和欧洲国家可能会成立一个由致力于净零排放的国家组成的“气候俱乐部”，

并对来自俱乐部之外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它们还可以建立联合机制，对钢铁、

水泥和铝等能源密集型产业进行脱碳改革。它们甚至还可能调整北约的目标，专

注于应对与气候相关的环境和安全灾难。然而，在短期内，美欧关系的道路不会

平坦。美国错综复杂的气候政治需要诉诸繁琐的政策手段。欧洲承诺采取的碳关

税等严厉措施将扩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分歧。 

最后，能源转型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俄罗斯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俄罗斯高度依

赖石油与天然气出口，从长远来看，清洁能源转型将对其财政和影响力构成重大

挑战。然而，在混乱的过渡时期，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可能会在被削弱

前变得更强。未来几年内，欧洲国家将越来越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加上石油价

格波动加剧，美国和欧洲将依赖与俄罗斯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伙伴关系来控制

化石燃料价格。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将成为莫斯科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

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之一。在一个日益电气化且通过物联网实现数字互联的去碳化

世界，俄罗斯将很难抵制用网络攻击摧毁他国能源基础设施的诱惑。此外，随着

西方传统能源消费者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俄罗斯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从而

促进俄罗斯与中国日益靠拢。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 

 


